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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善记忆

我家居住的地方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通
自来水，在此之前，居民的饮用水都直接取自
屋前的小河。因此，小河是我们名副其实的生
命之源。

取水、用水离不开河桥（即河埠，河桥是俗
称），其实就是取水用水的一个临河操作平台，
人们在那里提水、淘米、洗菜、洗衣服等等，凡
用水的事多半在那里做。

小时候，我家门前的小河上有许多河桥。
河桥有大有小，大的是几户人家合用的，小的
是单家独用的。形状也各式各样，有淌水式，
也有双落水、单落水，以及悬挑式等等。河桥
有老有新，有的是上代留下来的，有的是新建
的。

我家原来属于大户，因此，河桥可能是这
条小河上最大的。河桥呈U字形，像在河岸上
咬掉了一口，这样的造型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同
时使用。大概因为建造的年代久远，台阶上的
石块许多已经破损，用其他不太规则的石块修
补，显得有些杂乱无章，外观没有隔壁“九房
里”的河桥来得整齐、好看。石阶伸入水中的
几级保存得较为完整，最后一级的石板下面打
有密集的木桩，用以支撑、固定台阶。木桩的
间隙是小虾和鳑鲏鱼们栖息的地方。

河桥的西侧有一棵很大的谷树（学名楮
树），树冠像一把撑开的大伞，为上河桥的人遮
阳挡雨。谷树的枝叶折断后会流出白色的液
体，酷似乳汁，有消肿、解毒的功效。谷树果成
熟时像杨梅一样，据说酸甜爽口可以食用，中
医学上称之为楮实，与根一起入药，补肾、利
尿、强筋骨。可惜那时我们没知识，不然早就
采摘吃了。

夏日里，我们小孩子时常在树荫覆盖的河
桥上玩耍。那时的河水十分清澈，鱼儿成群，
它们似乎也通人性，每当有人在河桥上洗东
西，便蜂拥而至，吃你洗的菜、啄你的手，跟你
嬉戏，你若用手去捕捉，便一溜烟似的逃之夭
夭。

身手敏捷又调皮捣蛋的鱼儿常常成为我
们消遣的对象，我们自制渔竿、渔具，开始和它
们斗智斗勇，用蚯蚓、饭粒钓鳑鲏鱼，用苍蝇钓
鲹鲦鱼，用“棺材网”（方言，一种捕鱼网）捕鱼，
玩得不亦乐乎，身上的衣衫时常弄湿了焐干，
焐干后又弄湿。有时索性扒掉衣服下河去捉
鱼，捉不到鱼就摸河蚌和上岸头（方言，一种条
形小蚌）。偶尔也会临时起意搞恶作剧，看到
有人要来河桥上了，马上潜入水中隐藏起来，
等来人蹲下要洗时，突然从水中一跃而起，常
常把人吓一大跳……

这样的举动自然遭到大人们的一致谴责，
毕竟河桥是他们操持家务的“作场”、打理生活
的舞台，主角是他们。每天的三餐前后，尤其
是傍晚时段，上下河桥的人络绎不绝，来去匆
匆，像打仗冲锋一般。那时也没那么讲究，常
常是这边在洗衣，那边在淘米，上游在洗菜，下
游在洗澡。

到了冬季，河桥就变得冷清起来，只是到
了阳历年底边，家家户户都要准备腌咸菜了，
才会短暂地热闹一阵。要腌的菜买回来后，先
晒几个太阳，然后下河洗净，晾干水分，才可以
放到缸里腌制。这个季节，是孩时河桥留给我
最痛苦的记忆。置身在刺骨的寒风中，双手浸
泡在冰冷的河水里，身旁是堆成小山一样待洗
的菜，那种沮丧、绝望的感觉刻骨铭心，无助之
下我们小孩子常常“偷私乖”（方言，指偷懒），
敷衍了事，许多菜只是过了一下水，绝对是没
有洗干净的，还好不曾吃坏过谁的身体。

上世纪 70年代中期，政府在原有乡村便
道的基础上，修建善西公路到轮船码头的泥结
碎石路。我家门前的小河上要修筑一段石驳
岸，用以拓宽路面，于是，这个建成至少有百年
的河桥就被道路掩埋了，我对该河桥的记忆就
此戛然而止。后来公家在小河的石驳岸上开
了个口子，新建了一个河桥，但我很少用，记忆
也很浅，因为那时许多人家挖了灶边井，几年
后又通了自来水，河桥便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
生活。

河桥
■杨善岗

（一）重赋，让粮食生产成为农耕主业
地广赋繁是明朝宣德年间地广赋繁是明朝宣德年间大理寺卿胡概奏大理寺卿胡概奏

请划分增县的理由请划分增县的理由
按一般的江南史学研究认知，浙北的杭嘉湖

平原自六朝以来，便是皇粮的主产区，是粮赋的
重地。倘依韩愈所说的，江南重赋或许可以上溯
至唐朝中期，明代学者丘浚曰：“韩愈谓赋出天下
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
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换言
之，赋出江南，赋重江南，是由来久远，千年百年
因袭不变。

嘉善，又是江南粮赋重中之重的地方。明末
清初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是这样说的：
嘉善赋额视各县独重，盖全浙之税莫重于嘉郡，
而嘉郡之税莫重于嘉善。所以，史称“善邑粮赋
之重甲于天下”。

正是鉴于粮赋的重压，大明朝的宣德年间，
大理寺卿胡概才会以地广赋繁而奏请划分增县，
在浙北原来的嘉兴、海盐、崇德三县新增了秀水、
嘉善、平湖、桐乡四县。那年是公元1430年。

新增建县时，嘉善辖 6乡 20区 207里。“因旧
有迁善六乡，俗尚敦庞，少犯宪辟，故曰嘉善”（清
光绪《嘉善县志》）。其实，迫于粮赋的重压，析置
建县时的嘉善已经是“四境无不耕之地”。农耕、
粮赋，是嘉善自建置之日起就亮给历史的一个胎
印，是嘉善文化得以成长与传承的主要基因。

被选定为县治被选定为县治（（旧时指县政府所在地旧时指县政府所在地））的魏的魏
塘是一个典型的粮食市镇塘是一个典型的粮食市镇

宋室南渡，让江南社会经济获得空前兴盛，
市镇的数量大幅度增加。被选定为县治的魏塘
镇，是嘉善最早集市成镇的市镇，以三国东吴
（222~280）的慈云禅寺和阿育王塔建设为标志，
迄今有近 1800 年的历史。北宋徽宗政和年间
（1111~1118），魏塘设镇，并置有巡司。元为魏塘
务。明洪武元年（1368），从嘉兴县三七都内割四
里设魏塘镇都，当是魏塘镇行政建置的元年。洪
武三年（1370），改司、务为税课局。宣德初再改
巡司。

宋末元初人方回在《古今考续考·卷十八：附
论班固计井田百亩岁入岁出》中，记载着这样一
段文字：“予往在秀之魏塘王文政家，望吴侬之
野，茅屋烟炊，无穷无极，皆佃户也。一农可耕今
田三十亩，假如亩收米三石或二石，姑以二石为
中，亩以一石还主家，庄斡量石五以上，且曰纳主
三十石，佃户自得三十石。五口之家，人日食一
升，一年食十八石，有十二石之余。予见佃户携
米，或一斗，或五七三四升，至其肆，易香烛、纸
马、油、盐、酱、醋、浆粉、麦曲、椒、姜、药饵之属不
一，皆以米准之。整日得米数十石，每一百石，舟
运至杭、至秀、至南浔、至姑苏祟钱，复买物货归
售。”

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交代了魏塘镇上佃农
出售余粮的市场活动，告诉我们的便是，魏塘已
经是一个典型的粮食市镇。由此，也可以论定魏
塘四周主要的农耕作业便是粮食生产。至于那
些拥有大量土地的“豪右之家”，因其“占田广，收
租多”，自然不会如佃农这般售粮易物，“丰年大
抵舟车四出”，粮食交易规模自是小农佃户不可
攀比的。

需要解释两点：一是宋末元初嘉善尚未置
县，魏塘地区隶属秀州；二是小农佃户自古以来
一直是嘉善地区农业经济的主要生产力，或承租
官府的田地，或租种地主家的田地。

魏塘在析置建县后成为县治所在。明正德
五年（1510），在城东兴建了宾旸门、城西兴建了
平成门。嘉靖三十四年（1555），修筑完成了周长
1488丈的城墙，墙高三丈、宽二丈，有东西南北陆

门四座、水门五座。墙外有濠，周于城，面阔六
丈。

明清两朝都极度重视粮仓收储与皇粮漕运明清两朝都极度重视粮仓收储与皇粮漕运
作为天下粮仓之地，明清两朝都极度重视仓

廒建设，有云：“军国所需在便民仓，养民之义在
预备仓。”明宣德五年（1430）刚析置建县，就设建
了便民仓，以后或迁建、或重建。清康熙十年
（1671）知县莫大勋在重建粮仓后，于厅柱上撰有
一联：“一粒悉属民膏，睹千仓万箱，当惜辛勤物
力；五斗漫叨国俸，念三农九府，敢渝清白臣心。”
道出了一代廉吏的悯农爱民、清正廉洁的真心真
情。预备仓始建于明正统六年（1441），丰年收
储，歉年出贷赈济。另外，明万历二十四年
（1596），还在枫泾、干窑、王带、斜塘建有四座常
平仓，用以储粮备荒，丰歉调剂。万历二十七年
（1599），还建有社仓，主要用于灾年赈济。

嘉善收储的皇粮，明清漕运先由民运后改官
运。清顺治二年（1645），罢白粮民运而改以官
收、官兑，漕粮由官仓征收，官船直接运京。时西
城门外“冬瓜湖”岸停泊漕粮船只 108只，每船载
米 400石。漕粮启运时，只见樯帆林立，浩浩荡
荡，热闹非凡。

一桩历经一桩历经282282年的诉讼公案年的诉讼公案
在明清两朝粮食生产的历史上，印刻着两桩

无法回避的重大事件，一是嵌田赔亏，一是浙东
移民。

嵌田赔亏。析置建县以后，嘉善与秀水两县
因嵌田的赋税负担，始终争执不已，以至造成了
自明万历十二年（1584）至清同治五年（1866），历
时 282年的一桩诉讼公案。期间，上至嘉善籍工
部尚书，下至知县、百姓，前后近百人共 26次（明
70人16次、清30人10次），围绕嵌田赔亏向府台、
抚台、户部，直至皇帝讼求合理负担，其中御前诉
状8次。同治五年，浙江巡抚马新贻上奏《请豁嘉
善县丈缺田地摊赔银米疏》，户部允准豁除嘉善
丈缺田地 239顷每年所赔银 3960余两、米 3250
石。

浙东移民。清末咸丰、同治年间，因历时数
年的“太平天国”战乱，加上战后瘟疫和连年的
水、旱、蝗虫、寒冻等灾荒，全县人口由嘉庆三年
（1798）的351902人，剧减至同治十二年的（1873）
96478人，净减255424人。光绪初年，巡抚谭钟麟
批准浙东客佃来境垦荒，专门设立垦荒局，来者
颁发垦荒单，议定来垦荒的赋税只取十之五，或
十之二三。来善垦荒的以浙东宁绍温台籍佃客
居多，主要集居在魏塘、大云、大通、洪溪等地。
到光绪十三年（1887），全县人口增加为 54818户
（其中客籍 1080 户、开垦客民 400 户）、226572
人。浙东移民不仅带来了水牛等生产资料和精
细的耕作方式，还带来了新型的果蔬生产。

（二）棉纱纺织，从家庭副业渐次成为集市商
贸的重要载体

从魏塘到松江一带棉纺织业兴盛的现象从魏塘到松江一带棉纺织业兴盛的现象
1995年版《嘉善县志·商业》有云：“明代，商

品经济萌发，四乡土布闻名，魏塘已是土纱集散
地。”明代，嘉善地区的棉纱纺织业繁荣发展的程
度，后人常常是用这样两句民间谚语来形容的：

“买不尽的松江布，收不尽的魏塘纱。”从语言学
的角度看，这两句谚语运用的是互文的修辞手
法，相当形象地描写了从魏塘到松江一带棉纺织
业兴盛的现象。有一首竹枝词是这样写的：“玉
臂弯弯纺木棉，兼斤一百是庄线。织成不让丁娘
子，只待苏松纱布船。”

明清时期，基于经济专业化分工，市镇类型
分化也更为精细和成熟。魏塘便成为手工业市
镇中的棉织业市镇的代表。明宣德五年嘉善建
县时，境内魏塘、枫泾、陶庄等地，都已经设置有
巡检司、务机构。其中，魏塘早在宋代就设有巡
司，元为魏塘务，明洪武三年（1370）改税课局，宣
德初再改巡司。枫泾镇在元代置巡司，并设白牛
务，明洪武初罢巡司，改务为税课局。陶庄也在
元代置巡司，并设陶庄务，明洪武初罢司改务为
税课局，正统十二年（1447）移置斜塘。

枫泾因勃然兴盛而成为纺织业重镇枫泾因勃然兴盛而成为纺织业重镇
明朝中晚期，从魏塘到枫泾再到松江，沿华

亭塘一线，分布着众多的纱庄布坊。在此，让我
们一起来看看地处魏塘与松江之间的千年古镇
枫泾吧。

枫泾，在陈舜俞迁居于此之前，只是一个宁
静而美丽的村庄，因紧临白牛荡，故称白牛村。
宋神宗熙宁年间，湖州乌程（今浙江吴兴）人陈舜
俞第三次辞官归隐，迁居白牛荡畔，志史云其“居
秀之白牛村”。陈舜俞，字令举，是北宋著名的清
官，也是著名的学者，与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
和司马光等都有交往。陈舜俞自号“白牛居士”，
相传常坐骑着一头白牛，悠悠然地游走在湖荡岸
边。“我骑牛，君莫笑，人间万事从君好。”这是陈
舜俞写的《骑牛歌》，那纵情湖光水色、怡然自得
的心态，让人好生羡慕和向往。

陈舜俞在白牛村生活了将近五个年头，于熙
宁九年（1076）病逝。司马光、欧阳修等都有祭文
吊唁。三年后，苏东坡还专程前来白牛村祭拜，
并留下了被南宋诗人陆游评为苏东坡所有四十
多篇诔文中“惟祭贤良陈公辞最哀，读之，使人感
叹流涕”的《祭陈舜俞文》。

正如苏东坡的祭文所言，人们为感念陈舜俞
一生的廉洁刚正，光明磊落，崇敬其如清风般的
品格，后将白牛村名为“清风泾”。于是，便有了

“风泾”之名。
枫泾镇志载：宋代，华亭塘口形成集市，初称

白牛市。元至元十二年（1275），易白牛市为白牛
镇，并设有白牛务，说明此时的白牛（即枫泾）已
是相当繁荣发达的集镇了，所以，《至元嘉禾志》
已将白牛镇名列在嘉兴的市镇之中。及至明清
时期，枫泾因勃然兴盛的棉纺织业，成为与松江、
魏塘、盛泽等齐名的纺织业重镇，有布庄（店）200
多家，每日所出棉布，以万匹计。清人在《消夏闲
记摘抄》有记：“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
泾、朱泾乐业，而染坊、踹坊、商贾悉从之。”

（三）砖瓦窑业，随着淞沪开埠而迅速兴盛发
达

砖瓦窑业生产或早于宋时就已开始了砖瓦窑业生产或早于宋时就已开始了
民国25年，也就是公元1936年，嘉善籍考古

学家张天方先生在《张泾汇宋末义民李太钧葛道
抗元营垒遗址调查》一文中，对嘉善砖瓦窑业发
展有这样的一段文字叙述：“吾邑窑市，在未建邑
前，以余藏‘秀州华亭县’一砖为断，当始于宋时，
或尚在宋前，窑村成市在张汇，而不在今之干窑
洪家滩等处也，故张汇附近，废窑垒垒……”

张天方的考古发现，倒是与志书上关于嘉善
砖瓦窑业的记载相符的。明万历《嘉善县志》卷
五“物产”载云：“砖瓦，出张泾汇者曰东窑，出干
家窑者曰北窑。东窑土高，窑大火足，故坚完可
用。北窑地卑，取土他处，又窑小闷熟者，故脆而
易坏。”从中可以读出的内容至少有两点：一是明
朝万历年间，张泾汇、干窑、洪滩等地都已有砖瓦
窑业发展；二是张泾汇地势高，窑大火足，且砖瓦
质量上乘，所以相对而言应该更加繁荣发达。

那么，嘉善砖瓦窑业到底起始于何时？我们
暂且就依了张天方的说法也无妨。

砖瓦窑业的兴旺带来了全县市镇繁荣砖瓦窑业的兴旺带来了全县市镇繁荣
嘉善砖瓦窑业的迅速发展和繁荣，是在清末

淞沪开埠以后。当时，沿江沿湖大批的商贾巨富
和官僚士绅，纷纷进入苏、沪、杭等地，营建日繁，
砖瓦需求猛增。清光绪十六年（1890）三月三日
《申报》载：“浙江嘉善县境砖瓦等窑有一千余处，
每当三四月间旺销之际，自浙境入松江府属之黄
浦，或往浦东，或往上海，每日总有五六十船，其
借此以谋生者，不下十数万人。”县境之内，除干
窑外，上甸庙、下甸庙、洪家滩、天凝庄、范泾、清
凉庵、地甸、界泾等地渐次成为窑区，砖瓦窑业逐
渐成为除稻粮生产外的第二大产业，在全县经济
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大批农民利用农闲制坯、搬砖，或受雇于窑
主就业，收入往往超过其稻粮耕种的收入，有的
甚至有数倍之多。依 1995版《嘉善县志》中关于
砖瓦窑业的专记云：“各类窑工之收入都较其他
各业为优，其每月收入大致如下：烧工每月白米
6.5石，装窑工6石，运工1.5石，窑师傅20石；坯农
在春秋两季，一家男女老少分工合作，月可制坯
三四万块，年可收入白米10石以上。”由于大量砖
瓦窑货出运，估计全县收入最高的年份可达10万
两黄金，远超大米外运的收入，是第一大宗的出
境商品。正是砖瓦窑业的发展，以窑区为中心，
干窑、天凝、下甸庙、清凉、洪溪等随之渐次兴盛
而成为各路客商集聚的市镇。砖瓦窑业的兴旺
与鼎盛，带来了全县市镇商业的发达与繁荣。

（未完待续）

承载嘉善文化农耕烙印的经济形态

▲图片为AI生成

■陆勤方

身处江南，那便拥有着一份天然属性。
江南文化作为一个主体性的概念，一般是从关注明清江南社会开始的，而且，关注的重点就是太湖流域。历来被誉为

“吴根越角”的嘉善地区，虽然析置建县的时间不长，但在江南文化的繁荣与发展过程之中，凭借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
长期发展的历史渊源，呈现出独具个性的内容表达和形态丰富的样式展示，是一个在江南历史文化研究中值得重视的“蕞
尔小县”。

让我们站立于江南文化繁荣与发展的角度，去探视明清时期的嘉善社会进步与文化表达，从而进一步认知嘉善文化的
历史地位和人文价值。


